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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增强妇女群体可持续发展能力、深入实施乡村振兴巾帼行动，本文运用文献资料

法、逻辑推理法等，探究农村妇女参与体育活动的现实困境。基于“赋权增能”理

论，分析农村妇女参与体育活动现实困境的深层原因：（1）“赋权失衡”下农村妇

女面临着政府、市场等多元主体协同不足；（2）“增能乏力”下农村妇女个人发

展能力不足、社会角色转变困难等。对此，基于赋权增能理论研究提出以下建议：

“赋权”维度下赋予农村妇女健康的体育环境和政治“话语权”；“增能”维度下激

发个体能动性，提高妇女体育参与质量，打造乡村巾帼体育品牌，助推乡村体育产业

共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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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bility of women group, we will carry out the action of 

revitalizing women in rural areas. By using the method of literature and logical reasoning, this paper probes into the 

realistic predicament of rural women’s participation in sports activitie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Empowerment and 

empowermen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eep-seated causes of the dilemma of rural women’s participation in sports 

activities: (1) under the “Imbalance of empowerment”, rural women are facing the lack of coordination between 

government, market and other multiple subjects; (2) the rural women’s individual development ability is insufficient 

and their social role changes are difficult under the condition of “Lack of energy increase”.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f empowerment and empowerment,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To endow rural 

women with healthy sports environment and political “Discourse pow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powerment; 

To stimulate individual initiativ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powerment,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women’s sports 

participation, to create rural women’s sports brand, and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sports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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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概念，意指“权”的获得与“能”的提升，实质上是

一种帮助个人或家庭摆脱不良权力障碍的方法［10］。后

经过国内外学者不断深入地探索形成共识，认为给予妇

女赋权、帮助妇女提升自身能力成为国家发展的关键因

素［12］，“赋权”和“增能”逐渐合而为一，形成“赋

权增能”理论。赋权是增能的基础和条件，个体增能能

够使赋权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赋权”主要与“生存型”

权益保障密切相关，是一种自上而下的逐步赋权过程；“增

能”主要着眼于提升发展权和可行能力，是一种自下而

上的执行过程，强调个人有能力、有机会为自己的生活

做出决定并采取行动［40］。

纵览国内外有关“赋权增能”的文献综述可知，赋

权并非只是单纯地注入外部力量和资源，而是要在社会

交往、参与、表达和行动中，完成从权力客体到能动者

的转变［41］。学术界关于赋权增能形成了以下共识：其一，

赋权增能是分析个体、组织发展的重要工具与方法，被

描述成一种对权力和能力的再分配、一个解释发展的目

标和过程、一种发展的动能和介入方式［42］；其二，增

能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不断的、有意识的过程。个体可

以尽可能地掌控自己的生活，通过这个过程，使缺少平

等分享资源的人能更容易地获得资源，甚至可以控制资

源［11］。Naila Kabeer 就“资源”“能动性”“成果”三

方面构建了赋权理论的基本模型，资源是赋权的前提条

件，指有利于赋权的各种有利条件；能动性是赋权的过程，

指能够定义自己生活选择并追求自己目标的能力；成果

则是整个过程的产出［9］。对此，将其聚焦到本文农村妇

女参与体育活动的相关话题，一系列社会体育资源政策

的支持补给是赋权的前提条件；农村妇女主动接受体育

文化、积极参与体育活动则是赋权的过程；双向协同作

用下顺利推动乡村体育产业发展，使乡村振兴战略在农

村妇女群体中取得扎实成效是赋权的目标，如图1所示。

2023 年 2 月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以乡村振兴巾帼行

动为总抓手，科学谋划 2023 年和每一个时期的农村妇女

工作，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贡献巾

帼力量［1］。健康是农村妇女推进乡村振兴建设的基础保

障，体育参与是改善身体机能、提高健康水平的最有效

途径。提高农村妇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2］，

开展具有新时代特色的农村妇女体育健身活动［3］是推

动全民健身事业发展的当务之急。但目前我国农村妇女

体育健康发展仍面临着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主要表

现在农村妇女的死亡率远远高于城市女性［4］、精神贫困

和教育知识匮乏［5］、农村体育公共服务设施供给严重不 

足［6］、基层体育组织管理不规范［7］、体育社会支持网

络规模偏小［8］等。“赋权增能”主要是一个持续、有意

识的过程，主要指个人可以最大限度地掌控自己的生活，

在这个过程中，可以让缺少平等分享资源的人更容易获

得资源，甚至可以控制资源［11］。本文主要基于赋权增

能理论视角，结合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妇女参与体育活

动的现实困境，通过宏观层面的“赋权”措施和微观层

面的“增能”手段，提出农村妇女参与体育活动的实践

路径，以改善农村妇女身体健康状况，提高健康运动意识，

助推乡村振兴巾帼行动发展。

1  文献综述及理论逻辑
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以及《2023 年群众体育工

作要点》的印发实施，要求农村妇女参与体育活动工作

的纵深推进迫在眉睫。农村妇女参与体育活动这一环节

需要有相对成熟的研究成果作为理论支撑，从而为推动

农村妇女参与体育活动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奠定良好的理

性基础。

1.1  赋权增能的相关概念及学理拓展

“赋权增能”源于 20 世纪 70 年代所罗门提出的赋

图 1  赋权理论模型［12］

1.2  农村妇女参与体育活动赋权增能的理论逻辑

农村妇女参与体育活动对于推动乡村振兴发展具有

深刻的赋权增能逻辑，“体育＋乡村振兴”融合发展过

程中呈现出多层次的赋权增能链条，主要体现在时代背

景、学理假设与本质特征上。在时代背景方面，赋权增

能作为弱势群体改变社会地位的理论工具，是提高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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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参与体育活动质量以及打造乡村巾帼体育品牌的具

体实现形式，其对于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提高人民

健康水平具有重要意义［17］。在学理假设上，农村妇女

参与体育活动过程中多方面受限主要还是因为不同形式

和不同程度的“权能”缺失所引起的［5］。农村妇女在

乡村振兴战略和全民健身战略的引领下，依靠制度政策

以及环境保障赋予自身规范的体育权利，激活其权能体

系，进而实现农村妇女自主参与“体育 + 乡村振兴”的

共荣发展。在本质特征方面，农村妇女参与体育活动的 

“缺权”“弱能”，本质上就是一种体育“话语权”的

缺失［22］。农村妇女参与体育活动不仅需要一定的法律

保障，而且“自上而下”的政府治理思维应与“自下而上”

的农村妇女体育需求相结合，注重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

以此保障农村妇女参与体育活动的合理权益。除此之外，

农村妇女参与体育活动赋权增能的内在逻辑，还可以从

以下三个方面重点把握。

1）妇女赋权增能

妇女赋权增能是指妇女能够掌控自己的生活、做出决

策并充分参与社会各个领域的过程，以缓解其在社会结构

中的弱势地位［43］。妇女赋权主要是指赋予她们经济、社

会和政治权力。经济赋权是指妇女获得资源和参与经济决

策过程的能力；社会赋权是指妇女参与文化、社会和社区

活动的能力；政治赋权是指妇女参与政治进程和决策的能

力［43］。妇女增能则主要是指妇女通过资源的提供、知识

和能力的培养，使妇女能够从被动的弱者变成主动的强者，

从而使自身有能力、有机会为自己的生活做出决定并采取

行动［40］。《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重要目标

是实现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中国针对“妇女赋权”已采

取诸多行动贯彻落实，建立了全面保障妇女权益的100多

部法律法规，召开妇女峰会，给予妇女事业大量的财政资

金支持等，并为妇女发展事业提供发展空间［44］。简言之，

妇女赋权增能就是国家对妇女权利和能力的赋予，妇女通

过权能赋予的过程和结果，发挥主观能动性和潜能为自己

的生活做出决策和行动。

2）农村妇女参与体育活动赋权增能的内在逻辑

女性参与体育有多种独特的价值，如降低国家的医

疗费用、促进身心健康与生育健康、提高儿童的体育参

与意识、发展教育与智力、促进社会与家庭的和谐［46］。

在这种重要的社会角色背景下，女性科学的健康发展成

为妇女发展的优先领域［45］。随着健康社会学的繁荣发展，

“运动是良医”口号的提出，体育锻炼等也逐渐成为促

进健康的重要手段［19］。但是，从“妇女参与体育赋权”

的相关研究中可以看出，女性仍受制于社会性别权力的

桎梏［13］，在崇尚男子汉气概的体育运动中，妇女体育

表现出了身份焦虑和女性话语的缺失，即便是经过了女

性对权利的顽强抗争，仍出现赋权不充分和赋权异化的

现象［14］。因此，通过体育活动来唤醒女性对自我身体

和权益的关注，并通过赋权方式改变自身弱势形象，成

为当前妇女科学健康发展的强有力通道。

（1）农村妇女参与体育活动的赋权增能有利于推动

乡村体育产业发展

农村妇女积极参与体育活动，有益于增强体质、提

高精神面貌，进而推动农业农村的发展。然而，在农业

农村的发展过程中，由于体育产业链条很长，必须要有

社会体育产业的辐射带动乡村体育产业发展。农村妇女

参与体育活动的形式多样，便于拓展“体育+文旅+农业”

等产业融合互动。农村妇女在参与体育产业建设过程中

能丰富自身文化修养，提高农村经济水平，从而更利于

构建一种以市场化为导向的农村体育产业发展新模式，

并将社会力量有序地引入农村，不断地完善女性体育产

品服务，让农村女性多样化的消费需求得到满足，进而

在农村建立起全民健身的长效机制，帮助全体农民实现

共同富裕。

（2）农村妇女参与体育活动的赋权增能有利于妇女

“闺蜜圈”形成健康的交际方式

“闺蜜圈”是在乡村熟人社会基础之上，以网络为

媒介形成的具有共同兴趣爱好、行为模式的建构型组织，

便于融入家庭生活和乡村社会，以此减轻女性面对村庄

和家庭限制的压力，满足个体对休闲活动的情感表达需

求［41］。在逐渐迈向“半熟人社会”的乡村社会中，有

学者基于黔东北 c 镇进行为期 20 天的田野调查后指出，

农村妇女通过新网络媒介组织的“闺蜜圈”可以通过低

成本的闲暇方式进行情感互助［41］。体育是促进人类健

康休闲的重要手段［46］。农村妇女可以通过跟练运动短

视频，借助体育设施、体育政策等组织“闺蜜圈”进行

线上的体育知识分享与线下的体育活动互助，如“广场

舞”“柔力球”“太极拳”等组织活动，以此实现自身

情感、价值和生活意义，从而促进乡村社会关系的重构，

形成充满健康活力的乡村文化。

（3）农村妇女参与体育活动的赋权增能有利于促进

妇女健康，提高幸福指数

由于传统农业生产劳动量巨大，农村妇女在传统农

业生产中以日间劳作为主，劳力消耗较大，体质较差，

普遍患有慢性疾病、妇科疾病等一系列病症。“运动即

良医”口号的提出，使体医融合、体卫融合成为改善农

村妇女身体健康的重要手段。在医疗卫生体系中，学习

并运用健康干预模型和运动健康干预模型，对农村女性

体育健康服务进行准确定位，安排相应的体育锻炼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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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科学的运动处方，从而有效改善农村妇女身体素质，

提高免疫力，降低“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概率，

推进“以人为本”“以病为本”的精准脱贫工作。

（4）农村妇女参与体育活动的赋权增能有利于丰富

乡村体育文化，让乡风更文明

推动农村妇女体育活动的开展，有利于弘扬优秀的

农耕文化，提升农村妇女文明素养，推动运动健康的乡

风文明建设。通过深入开展“体育健身下乡”活动，带

动农村妇女参与丰富多样的体育活动，例如，每年“农

民丰收节”的趣味运动会，以及如今中国流行的“村

BA”，都是把农业生产和体育结合起来的新型体育项目。

通过调动农村女性的体育积极性，提高其家人的参与度，

营造出一种健康、充满活力的家庭环境，提高了农民体

育的参与率、知名度和影响力。

3）农村妇女参与体育活动赋权增能的理论框架

在农村妇女与公共体育服务资源供给的博弈过程中，

由于农村妇女自身体育素质的局限而无法正确利用社会

体育资源，导致社会体育资源被搁置一旁，无人问津。

而农村妇女社会支持体系的基本维度可有效弥补外部赋

权的不足［15］。中国学者贺寨平等人根据不同关系特质，

将“社会支持网络”界定为个人能藉以获取各种资源支

持以维持日常生活正常运行的社会网络［16］。农村妇女

在参与体育活动过程中，社会支持网络的主体不同会影

响农村妇女参与体育活动过程中的自我效能感以及参与

体育活动中的行为表现［15］。

以赋权增能理论模型为导向，通过社会支持网络主

体解决农村妇女外部赋权乏力的状态，其中以政府正式

支持为前提，多元主体支持为保障，社会环境支持为防

护，个人网络支持为根基；在内部增能方面，农村妇女

主动提升个人发展能力，强化内在增能意愿，积极进行

角色转型，由体育建设的“旁观者”转变为体育建设的

“参与者”，由体育资源的“消耗者”转变为体育资源

的“创造者”。外部赋权下的体育资源支持和增能效率

下的个体能动性发挥共同促进农村体育发展，提高农村

妇女的身体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高效推动乡村振兴战

略发展，满足国家体育强国建设的高要求。如图2所示。

图 2  赋权增能理论下农村妇女参与体育活动的逻辑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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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农村妇女参与体育活动的现实困境
农村妇女是“三留守”群体中唯一具有劳动能力的

群体，是国家脱贫、乡村振兴不可替代的主力军之一［17］。

然而，由于我国在精准扶贫基层实践中对农村贫困女性

发展权利存在性别盲视，导致新时期农村女性反贫困面

临“缺权”“弱能”的整体性“内卷化”治理困境［18］。

本文基于“赋权增能”理论视角，从农村妇女参与体育

活动过程中的“外部支持失衡”和“内在增能乏力”两

方面进行分析。

2.1  农村妇女参与体育活动的外部支持失衡

在现有的女性社会支持网络研究中，农村妇女在参

与体育活动过程中社会支持类型会直接正向地影响其参

与体育活动过程中的动机、行为表现等。目前学者研究

发现农村妇女参与体育活动的社会支持类型较为单一，

女性体育参与过程中仍存在障碍［15］，具体表现在政府

正式支持不足、多元主体协同不畅、环境赋权支持无力、

个人支持网络不足等方面。

1）政府正式支持不足

权利指的是法律赋予个人实现其自身利益的一种力

量［5］。社会性别视角下的权利贫困是一种极为复杂的社

会性别建构现象。在这种现象中，由于国家体制或政策

实践对农村贫穷妇女的人权发展存在着性别上的盲视，

导致农村妇女缺乏在政治上表达和实现利益要求的行动

权力和实践机会，成为社会中被忽视的权利主体中的“失

语者”［18］。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农村妇女

参与体育活动缺乏指导性的政策细则。《中国妇女发展

纲要（2021—2030）》《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等法

律充分显示了我国行政部门对女性体育协同推进的力度，

但是目前针对农村妇女体育权利的行使，仍缺乏具体可

操作的细则和措施。二是农村妇女参与体育活动的相关

政策难以调动社会支持力量的积极性。2015 年《社会体

育指导员工作评估报告（2011—2014 年）》数据显示，

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农村登记注册所占比例为7.2%［20］，

农村社会体育指导员的数量严重不足致使农村缺乏专业

稳定的人力资源支持，农妇群体普遍体育文化素质不高。

三是农村妇女参与体育活动过程中难以发挥主人翁作用。

目前农村妇女参与基层社会治理距离“达到 30% 以上”

的《纲要》目标仍有一定差距［4］；基层政府的缺位和无力，

导致农村妇女对上层政府话语的信任严重缺失［21］，难

以诉说自身体育需求，当体育行政机关在农村开展定点

体育活动时，很难取得成效［22］，严重阻碍乡村体育发展。

2）多元主体协同不畅

当前，我国乡村体育的市场化运作仍与政府、社会

组织、个体等利益主体的利益相背离，造成了乡村体育

资源的不合理配置。基层体育组织呈现出“自上而下”

的单一化管理模式，当前农村体育组织以村委会为依托，

由村级基层体育组织进行工作指导［7］；组织人员多属于

自发性体育组织［23］，难以因地制宜地开展公共体育服

务治理工作；同时，政府同时充当“供给者”和“监督

者”的双重角色，这就造成了在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中，

不同的治理主体之间协同失调，行动目标逐步虚化［24］，

运行机制不畅以及运行主体协同不足的现象严重，导致

农村妇女的体育参与程度下降。此外，农村基层体育组

织多以社会支持度不足的非结构性草根体育组织形式存 

在［25］，剩余一些农村妇女则主要以小规模的自发组织

为主，其角色尴尬、功能定位模糊，这严重制约了农村

体育公共服务协商治理目标的达成［26］。农村的市场经

济稍有欠缺，体育市场的宏观发展制约着市场主体对农

村公共体育服务的管理，县级和乡镇的体育企业和社会

团体在服务和盈利方面尚未达到基本水平；以农民为主

的公共体育服务是一项公益性和非营利性的事业［24］，

企业出于成本、收益、风险等综合考量，难以积极投资

运营乡村体育场地，参与治理的积极性不高［23］，难以

形成供能充足的乡村巾帼体育治理网络。

3）环境赋权支持无力

体育环境根据成因不同可区分为体育自然环境和体

育社会环境，囊括了人际支持、社会文化、制度和设备

等因素［27］。农村妇女的体育发展在这三维环境中艰难

前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以及农村土地的不断

减少，农村大量男性劳动力不断向城市输出，在传统观

念的禁锢下，农村妇女视农业生产为体育活动，体育偏

见较为严重［8］。在“农民体育健身工程”中，能够满足

农民多元化健身与休闲需求的体育场地设施寥寥无几，

场地设施管理不严且损毁严重，部分体育场地的建设位

置不合理［7］，城乡建设等多部门在体育场地设施配置层

面的协调合作不足，健身设施与村民锻炼习惯不符，闲

置现象严重［23］。乡村缺乏适宜发展农村妇女才能的文

化活动以及文化设施，更多以男性喜爱的方向去开展乡

村活动［28］。在城市化过程中，功利主义冲击着农村文化，

农村日益女性化的格局趋势愈发明显，女性的公共意识

变得越来越淡薄，政治文化认同感逐渐降低［29］。

4）个人支持网络不足

个体社会支持网主要体现为个体在各种社会资源关

系中，能否为他人提供回报，并通过社会资源关系网络

获取他人资源的互动网络［5］，具体表现为实际支持、交

往支持和情感支持［30］。当前，学者们也进行了定量的研究，

表示农村妇女体育参与个体支持网络普遍呈现出“规模

偏小、紧密度较低，以强关系为主、异质性较低、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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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较高”的特点［31］，具体表现为：在实际支持网络中，

家庭妇女因需要照顾家庭成员、参与农业生产，时间稀

缺，难以参与体育活动［30］；在交往支持网络中，邻居

朋友支持比例居多，但在人口老龄化的社会大趋势下，

农村妇女们缺乏外出活动，彼此之间在体育锻炼方面难

有共同话题，社会交往支持较弱［8］；情感支持主要是农

村妇女心情不好时向家庭亲属倾诉情感，但由于配偶归

家频率和居家时间较短，加之工作压力大，难以顾及妇

女的情感需要，导致农村妇女情感缺失，容易引发焦虑、

抑郁等心理问题［8］。至此，资源匮乏的农村妇女在体育

支持网络中难以获得互惠效果，导致其关系网络破裂，

农村妇女难以享受健康的体育活动。

2.2  农村妇女参与体育活动的内在增能乏力

农村妇女参与体育活动在乡村体育建设中发挥着重

要作用，但目前农村妇女个体增能效率不高，内生动力

不足，严重制约着农村妇女在体育建设发展过程中的共

赢发展。主要表现在农村妇女个人发展能力不足、内在

效能期望不足、社会角色转变困难三个方面。

1）个人发展能力不足

在复杂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农村妇女易受伤害的特点

表现为：身体条件、生产性劳动和生产性环境导致的物质

贫穷；健康条件、教育条件、专业技能和社会地位导致的

能力贫穷［39］。农村妇女的体育发展能力贫困，主要表现

在运用体育资源的能力匮乏、身体素质较差、摄取体育信

息能力弱等方面［5］。运用体育资源的能力匮乏是指大多

农村妇女仅为小学或初中文化水平，整体文化素质偏低，

导致其在情绪管理能力、解决问题能力等方面严重不足［32］。

身体素质较差主要表现为农村妇女身体和心理健康均处于

不舒服的亚健康状况，易患高血压、胆结石等妇女疾病［33］。

体育信息的摄取能力弱是指农村女性缺乏专业的体育指

导，其体育知识只有小部分来源于学校体育教育，其余途

径也仅限于广播和电视等大众媒体，这种被动状态使其体

育参与能力发展受限［34］。

2）内在效能期望不足

精神贫困是一种隐藏形式，很难被发现，但对人的

影响和约束却很大［5］。农村妇女长期生活在经济、文化

相对于现代都市较为贫困的农村地区，地理位置偏远、

交通不便。一些学者在进行实地调查时发现，农村女性“无

病即健康”“劳动即锻炼”“锻炼无用”等观念深入人

心，加之村民的冷讥热嘲，使得她们的体育活动难以得

到有效开展［35］。在社会舆论偏见的影响下，农村妇女

的自我效能感较低，在参与体育活动时常常感到羞耻难

堪，不愿参与，而这些表现极大程度地降低了农村妇女

对自身的效能期望［32］。在学者的调查研究中，一些农

村妇女由于家庭角色、社会文化的种种限制和规范，在

体育锻炼过程中表现出缺乏信心、自我评价较低、自卑

心理严重等心理障碍［15］；家庭经济状况较好的女性，“小

富即安”的观念很强，她们安于现状、固步自封，不热

衷于运动［36］，这些因素严重影响了农村妇女的体育意识。

3）社会角色转变困难

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过程中，农村妇女是

家庭及乡村治理的主要载体和贡献者。由于乡村发展条

件的限制，在“男工女耕”的家庭模式中，女性的主体

性和个性发展也受到了持续的阻碍［37］。农村妇女尚存

在乡村振兴角色作用与参政机制滞后冲突的阶段性矛

盾，边缘化状况较为明显，造成了农村女性在乡村振兴

中社会角色的不平等［38］。部分农村妇女由于“原生家

庭经济条件差—被迫辍学—缺乏必要的文化知识—在家

务农—谈婚论嫁—抚育下一代—贫困传递”的生活经历，

最终导致自己陷入贫困，无法自拔。由于“男主外女主内”

的性别角色分工和“贤妻良母”的角色定位，加之文化

素质较低，导致了贫困的代际传播，对家庭的能力建设

和发展弊多利少［5］，致使农村妇女忽视了自身增强体质

的重要性。一些农村妇女还将自己的运动意愿转嫁到自

己的孩子身上，通过为孩子报游泳班等方式来弥补自身

体育教育的缺失，以此彰显自己的体育意识［22］。

3  农村妇女参与体育活动的实践路径
基于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针对农村妇女参与体育

活动的弱势现象，通过“赋权”手段消除农村妇女参与

体育活动过程中的障碍性因素，在“增能”过程中激发

农村妇女的内在潜能和自我效能感，两者通力合作，提

高农村妇女身体健康水平，推动乡村体育发展，从而为

乡村振兴“巾帼行动”打造特色品牌。

3.1  建立外部支持系统，推进全方位“赋权”

赋权增能的理论假设表明：农村贫困女性多维贫困的

致贫机理，主要源于环境中的障碍性因素，以及农村女性

自身因素的限制［5］。农村妇女的体育建设发展是国家民

生大计，要有效解决农村妇女参与体育活动过程中的环境

障碍，保障外部支持稳步推进，主要从以下方面进行。

1）落实政府政策支持，加强制度顶层设计

“顶层设计”与农村妇女体育参与的良性互动发展

能够有效推动农村妇女“权”和“能”的提升，具体表

现在：一是国家政府要逐步完善农村妇女参与体育活动

的政策与法规。国家应立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

和《中国妇女发展纲要》，重点关注妇女体育发展，针

对妇女体育产业建设、体育赛事管理、体育文化氛围营

造和体育人才引进等方面发布相应的政策条文细则，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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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体育产业向乡村拓展，推动农村妇女参与体育产业建

设。二是各地政府部门需要加强农村妇女制度环境管理，

运用治理的权威性和法律的正当性，适度赋权给农村妇

女，鼓励引导农村妇女参与农村体育建设管理事务并建

言献策，充分将女性智慧运用至乡村体育建设发展。三

是国家政府应对农村妇女体育建设给予更多的经费支持，

将“体育 + 乡村振兴”等多方产业纳入当地政府预算，

为农村妇女参与体育活动提供一个优质的健身环境。四

是要完善有关体育组织进入乡村的政策法规，强化高精

尖人才引进政策，以政府采购、刚柔并济等形式，鼓励

专业体育组织等参与农村女性公共体育服务，充分发挥

其桥梁纽带作用，推动农村女性体育的良性发展。

2）坚持多方联动合作，实行多元主体协调支持

构建市场化的乡村体育产业发展模式，将社会体育

力量引入乡村，鼓励社会体育指导员因地制宜地提供多

元化的健身服务指导，并根据地方特色体育文化，培养

一支科学专业的乡村巾帼体育队伍。协调市场多元主体

的财力物力支持，发挥“互联网 +”体育优势，充分利

用短视频平台、微信公众号、健身 App 等为农村妇女普

及体育健身知识，为农村妇女体育活动搭建自媒体服务

平台，推动体育产业鼓励政策的发布，引导农村妇女加

入乡村体育产业建设中。加快乡村体育产业与女性体育

产业的融合发展，在产品定价方面，要立足于我国乡村

经济水平的实际情况，既要生产出具有高性价比的体育

产品，同时也要生产贴合女性生理需求的体育产品；企

业在受到国家扶持获得盈利后，应主动承担一定的社会

责任，尽己所能为农村妇女提供公益服务。例如，为农

村妇女修建体育特色广场，为农村妇女体育赛事提供体

育赞助，为农村妇女体育提供技术支持等。

3）营造良好体育文化氛围，打造巾帼体育品牌

农村妇女是民俗体育活动的积极组织者与文化活动

的传播者，具有女性色彩的体育文化比赛，在一定程度

上改变了农村妇女的传统角色，增强农村妇女的身心健

康，同时也保留了乡村特有的文化风貌。为推进民俗体

育文化产业的供给侧改革，生产多样化的体育文化产品，

政府应对农村妇女民俗体育文化活动给予制度支持，通

过政策保障，强化农村妇女在民俗体育文化管理中的政

治参与程度，并依据农村妇女体育需求组建或恢复民间

传统体育组织，推动农村妇女“体育需求→亲身体验→

激发兴趣→体育认同”创新型体育文化的形成；革新农

村体育健身赛事模式，丰富具有农耕农趣农味特色的健

身活动。民俗传统体育文化赛事也是民俗特色品牌的重

要表现形式之一，相关政府应在传统节日、农忙丰收季

节等开展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因地制宜培育运动休闲乡

镇，满足群众的民俗传统体育需求；加强与体育市场的

合作机制，根据特色民俗文化设计相关体育产品，推动

乡村体育旅游产业发展，提高乡村体育产业的经济效益，

提升农村妇女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4）加强建成环境支持，促进“体育＋数字”融合

农村公共体育设施要依托大数据平台和智能化技术，为

农村体育建设提供智能化的健身器械和穿戴设备；针对农村

妇女的身体结构，按需定制精准化的体育服务和科学化的健

身内容；充分发挥云平台的中枢功能，引入专业体育机构和

体育市场入驻乡村云平台进行体育文化宣传、运动技能推广、

健康知识普及等工作，强化农村女性与多元主体的协同合作；

政府应从主观性较强的传统性治理决策转变为数字化治理决

策，运用数字化云平台，把“政府主导”和“农村妇女健身”

有机地结合，把政府管治的“自上而下”思路和农村女性“自

下而上”的需要复合调配，以数据的理性流转为核心，构建

“女性体育问题搜集—女性参与—规范和服务优化—女性反

馈—管理制度优化”的全社会参与链；升级“体医融合”的

数字化平台，结合“体医融合”的健康服务体系对农村医疗

技术提供扶持，加大激励措施引进高精尖体育人才，为农村

妇女运动健康提供科学化的运动处方；盘活农村空闲体育场

地，优化农村妇女广场舞等健身环境，加强体育设施定期巡

检，建立安全技术巡察机制，发现问题及时上报整修；营造

“全民健身”体育氛围，新闻报道积极鼓励宣传农村体育活

动，树立自强拼搏的乡村巾帼体育形象，为农村妇女参与体

育活动打造和谐干净的社会环境。

5）拓展个人关系支持，增进农村妇女自我认同

网络的构建是女性维持健康的重要环境保障［35］。家

庭的体育支持可为农村妇女参与体育活动的内在增能提

供经济支持和情感支持，家庭成员应主动陪同女性参与

各类体育活动，并提供参与体育活动的时间，从而满足

女性对陪伴的精神慰藉需求。组建以地缘关系为基础开

展体育锻炼的体育组织，并成立健康互助小组，定期组

织锻炼和赛事活动，鼓励妇女参与其中。将“体育”与

乡村“旅游”“医疗”“教育”等多元产业相融合，通

过发挥“体育 +”的多重效用，以“妇女”为枢纽，带

动农村妇女参与体育产业发展，满足其生活支出和精神

补给需求，促进其扩大个人的关系网络，借助“体育 + 

直播带货”等新媒体平台充实其朋友圈；开发妇女创新

潜力，提高妇女关系网络成员质量，打造“高精尖”的

妇女体育网络，在政府分配体育资源时，利用个人关系

网络与男性平等享受社会资源福利。

3.2  发挥个体能动性，实现持续性“增能”

农村妇女是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主体，在乡村

振兴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外部资源供给充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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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农村妇女应激发个体能动性，实现持续性“增能”，

发挥乡村体育中的巾帼力量。

1）提高个人发展能力，增强体育参与质量

社会资源的支持作用是改变农村妇女参与体育活动

的外在条件，而个人主动提升发展能力才是其变化的主

要动力。农村妇女在体育参与中应坚持“走出去、引进来”

的学习模式，通过多媒体平台学习体育技能知识，利用

数字化体育技术满足自身体育需求，发挥个人创造力，

推动乡村体育产业发展；与此同时，农村妇女还应踊跃

参与民俗传统体育文化赛事及民间体育表演，利用“舞

龙舞狮”等地方民俗活动丰富运动技能，坚定文化自信

和文化认同感；明确自身的权责意识，学习体育法规，

发挥其“话语权”功效，如实反馈个人体育需求，并积

极行使个人权利，以“主人翁”的角色意识参与乡村体

育治理，并积极组建乡村巾帼体育组织，定期参与体育

活动，农村妇女通过与其他社会成员的体育交流，弥补

自身在体育活动学习中的不足。

2）提升自我效能感，有效转变社会角色

增能是指个体通过与他人及环境的交互作用，提高对

生活空间的控制力，并推动对资源和机遇的利用，从而进

一步提升个体的能力［5］。农村妇女主动强化内在增能意愿，

应主动接纳并学习体育技能，传播体育文化，增强自身对

社会资源的把握能力；农村妇女应摆脱“自我边缘化”的

观念，发挥自身主人翁意识，打破传统观念枷锁，积极参

与农村体育管理，增强自我认同感，通过自我认同感激励

自己不断进步并辐射至其他社会成员，促使其共同进步；

农村妇女应转变自身的角色意识，从资源的消耗者转变为

资源的创造者，应主动参与乡村体育产业建设，发挥个人

创造力，研发具有地方特色的体育文化活动以及特色体育

产品；在物质需求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农村妇女应主动追

求精神解放的健康生活，提升精神状态，在体育活动过程

中主动探寻指导和督促，推动自身形成健康的生活方式。

4  结语
新时期“巾帼行动”对农村妇女身体素质提出了新

的要求，使她们对参与体育活动呈现出多元化、科学化

的追求。在全民健身视域下，农村妇女参与体育活动的

赋权增能，与其说是国家政策的要求，不如说是健康中

国战略下农村女性对生活质量的更高追求。因此，基于

赋权增能理论研究，不仅要将“赋权于妇女”与“妇女

主动增能”充分联结，“权能平衡”也是其中的关键所在。

这三者浑然一体共同构建新时代的乡村巾帼体育，为巾

帼体育发展提供可行且创新的实践路径。在此过程中，

需高度警惕虚假赋权、权能失衡以及低效增能的形式主

义陷阱，将关注焦点时刻集中于农村妇女参与体育活动

的时效性成果上，努力将农村建设成为身体健康、生态

和谐、产业合理、成效显著的社会主义和美乡村。

参考文献
［1］中国妇女报．落实中央一号文件 全国妇联这样干

［EB/OL］．（2023-02-16）［2023-04-08］．http://

www.women.org.cn/art/2023/2/16/art_19_171919.html．

［2］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国务院关于印发

中国妇女发展纲要和中国儿童发展纲要的通知［EB/

OL］．（2021-09-08）［2023-04-08］．http://www.

gov.cn/gongbao/content/2021/content_5643262.htm．

［3］体育总局办公厅．体育总局办公厅关于印发《2023

年群众体育工作要点》的通知［EB/OL］．（2023-

03-08）［2023-04-08］．http://www.gov.cn/zhengce/

zhengceku/2023-03/20/content_5747513.htm．

［4］国家统计局．《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

年）》终期统计监测报告［EB/OL］．（2021-12-21）

［2023-04-08］．http://www.stats.gov.cn/sj/zxfb/202302/

t20230203_1901316.html．

［5］东波，刘同玉．赋权增能：后脱贫时代农村女性多

维贫困干预路径选择［J］．河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

学版），2020，22（5）：93-99．

［6］许彩明，武传玺．“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我国

农村体育公共服务升级路径研究［J］．西安体育学院学

报，2019，36（5）：555-561．

［7］杨桦．乡村振兴中农村体育发展的机遇、问题与策

略［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22，48（5）：8-14．

［8］许同庆．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留守妇女社会支持网络

构建研究［D］．贵州：贵州财经大学，2022．

［9］Kabeer N．Resources，agency，achievements：

Reflections on the measurement of women’s empowerment［J］．

Development and change，1999，30（3）：435-464．

［10］Solomon B B．Empowerment：Social work in 

oppressed communities［J］．Journal of Social Work 

Practice，1987，2（4）：79-91．

［11］Kloos B，Hill J，Thomas E，et al．Community 

psychology［J］．Belmont，CA：Cengage Learning，2012．

［12］余丽娟，刘筱红．回应性赋权：建党百年农村妇女

土地产权研究——基于深度中国·妇女口述史调查［J］．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1（1）：42-51，107．

［13］熊欢．“自由”的选择与身体的“赋权”——论

体育对女性休闲困境的消解［J］．体育科学，2014，34

（4）：11-17．

［14］万一春．赋权极化与异化：女性体育参与的逻辑



164	 第 4 卷休闲运动与健康

展演［J］．体育与科学，2015，36（1）：66-70．

［15］林金玉，熊欢．女性体育参与社会支持体系的

研究综述及展望［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20，46

（6）：21-26．

［16］贺寨平．国外社会支持网研究综述［J］．国外社

会科学，2001（1）：76-82．

［17］中国妇女报．农村妇女是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重

要主体——专家解读中央农村工作会议［EB/OL］．

（2022-12-30）［2023-04-08］．https://www.women.

org.cn/art/2022/12/30/art_22_171507.html．

［18］王卓，郭真华．建立缓解相对贫困的女性赋权减

贫机制研究［J/OL］．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1-11［2023-04-08］．

［19］张帆，仇军．健康社会学的研究前沿［J］．北京

体育大学学报，2015，38（8）：80-87．

［20］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总局办公厅关于印发《社

会体育指导员工作评估报告（2011-2014年）》的通知

［EB/OL］．（2015-12-28）［2023-04-10］．https://

www.sport.gov.cn/gdnps/content.jsp?id=572103．

［21］李伟艳，郑国华，刘志斌．新时代政府购买服务

视域下基层体育组织参与研究——基于K村的实践与思

考［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23，57（3）：13-20．

［22］刘瑛．农村妇女体育的发展困境及优化路径

［J］．广州体育学院学报，2019，39（4）：46-49．

［23］周铭扬，谢正阳，张樱，等．乡村振兴战略下我

国农村公共体育服务效能提升研究［J］．成都体育学院

学报，2022，48（1）：79-84．

［24］张文静，沈克印．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公共体育

服务的协同治理研究——基于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模型

［J］．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20，39（3）：35-42．

［25］申辉．结构功能主义视角下草根女子篮球组织发

展研究［D］．湖南：湖南工业大学，2020．

［26］廖萍，秦小平．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体育公共服

务协商治理的内在逻辑和实践路径研究［J］．成都体育

学院学报，2022，48（5）：27-33．

［27］袁煜闯．“互联网+”时代背景下大学生运动健康

教育途径之研究［J］．田径，2023（4）：19-21．

［28］谢敏．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妇女主体性研究

［J］．农村经济与科技，2022，33（22）：159-161．

［29］丁越峰，陈燕玲．妇女在农村公共文化活动中的参

与研究——基于社会失范理论的视角［J］．淮海工学院

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14（3）：112-115．

［30］刘巍．西北农村留守妇女社会支持网络对其心理

健康的影响：来自甘肃省的调查发现［J］．妇女研究论

丛，2012，113（5）：28-35．

［31］陈琦，何静．农村留守妇女社会支持研究综

述——兼论社会工作的介入策略［J］．妇女研究论丛，

2015，128（2）：106-112．

［32］胡艳新．抗逆力视角下农村留守妇女社会支持网

拓展的实务研究［D］．哈尔滨：黑龙江大学，2022．

［33］赵亮，张欢．西北农村回族妇女健康需求与体育

行为研究［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17，34（5）：

574-578，636．

［34］张超，牛清梅．新农村建设视域下留守妇女体育

健身现状及对策研究——以河南省驻马店市为例［J］．

体育世界（学术版），2016，755（5）：17-21．

［35］林金玉，熊欢．农村妇女健康促进的体育行动与

策略——基于广东省清远市J村妇女的行动研究［J］．上

海体育学院学报，2021，45（1）：9-19，39．

［36］杨露，杨树盛．我国农村妇女体育锻炼状况及影

响因素——以辽宁、内蒙调查为个案［J］．体育与科

学，2009，30（4）：57-59．

［37］蔡弘，陈思，黄鹂．“男工女耕”下务农妇女

生活满意度研究——基于安徽省1367个女性样本的分析

［J］．农林经济管理学报，2019，18（2）：244-254．

［38］曲金华．乡村振兴中党建妇建联动发展机制研究

［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35

（S1）：96-99，109．

［39］程玲．可行能力视角下农村妇女的反贫困政策

调适［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9，59（5）：

163-169，223．

［40］解韬，李超海，陈巧丽．赋权与增能：残疾人

社会支持的逻辑、机制及比较［J］．残障权利研究，

2016，3（2）：26-47，200．

［41］胡晓映，吕德文．网络媒介与农村妇女自我赋

权——以黔东北“闺蜜圈”闲暇实践为例［J］．传播创

新研究，2022（2）：64-76，246．

［42］Swift C，Levin G．Empowerment：An emerging 

mental health technology［J］．Journal of primary 

prevention，1987（8）：71-94．

［43］Reshi I A，Sudha T．Women Empowerment：A 

Literature Review［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conomic，

Business，Accounting，Agriculture Management and Sharia 

Administration（IJEBAS），2022，2（6）：1353-1359．

［44］中国政府网．在联合国大会纪念北京世界妇女

大会25周年高级别会议上的讲话［EB/OL］．（2020-

10-01）［2023-09-01］．https://www.gov.cn/gongbao/

content/2020/content_5551800.htm．

［45］王金玲．中国妇女发展报告NO.3——妇女与健康

［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46］李敏，李军言，张大超．我国妇女体育社会组织的培

育与扶植研究［J］．体育科学，2022，42（2）：86-97．


